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文明一经发现就蜚声海内外，这个被誉为“二十世纪人类伟
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的文明遗址，先后出土了石璧、石斧、绿松石、陶器、青铜神树、金杖、青铜大立人
像、黄金面具、青铜大面具等大批珍贵文物，也留下了诸多待解的谜团。

日前，首档考古空间探秘类文化节目《中国考古大会》走进神秘的三星堆遗址，“考古推广人”月
亮姐姐带队的“考古推广团”探索这些文物背后的神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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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大立人手持什么

1986年，三星堆 2号坑出土了一件青铜大立人，是世
界上同时期古文化遗存当中体积最大、艺术水平最高的
绝世珍品，也是中国“禁止出国参展”的国宝级文物。这
个神秘的大立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他的右手举高到脸
部，左手放在胸前，两手的拇指与其他四根手指形成环
状，究竟是握着什么东西呢？一走进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许多网友都会对此产生遐想。

那么，这尊重达 180公斤、外形震撼、纹饰精美的青铜
大立人像，夸张的手部动作究竟持着何物？节目中，月亮
姐姐带队的“考古推广团”找到了铜鸟、象牙、玉璋这三个
线索。月亮姐姐手捧着沉甸甸的象牙复制品，推测象牙
的弧度与青铜大立人双手的弧度十分接近。也有人推
测，或许手持玉璋可以彰显大立人尊贵的身份。

如果你仔细观察大立人的手势，发现双手中空的部
分并不在一条直线上，因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
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倾向于认为
青铜大立人手持象牙，因为直立的东西应该是插不下去
的，而大立人双手呈圆孔状，也与象牙的形状相似。

不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陈显
丹则倾向于认为，大立人双手并没有握东西，双手的两个
大拇指相抵或许是祭祀的时候比的手势。他进一步补
充，三星堆曾经出土过手持器物的人像，拿东西的手势不
是这样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
学会理事长王巍则关注到，三星堆曾经出土了一个手持
一只立鸟的人像，他高度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将继续探索
大立人的未解之谜。

超大金面具如何复原

在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中，5号坑曾出土了
一件备受关注的黄金面具，虽然只有半张脸，却已经重达
280克。专家推测，完整的金面具总重量或超过 500克。

在 5号坑里的时候，金面具被挤压得褶皱严重，表面
附着了大量的土。经过阶段性修复之后，金面具的轮廓
逐渐清晰。在专家手中，被埋藏的金面具慢慢展开，金光
灿灿的真容一点点展现，光彩夺目。

那么这件超大金面具是如何修复的呢？专家并不知
道其真面目，只能小心翼翼地展开，这是一个慢慢清理的
过程，因为有些细节的地方已经变形。专家在参考了铜
面具等类似器物之后进行校准，在展开过程中一点点推
测其完整形态，才终于呈现出了半张金面具的样貌。

金面具边缘有一个倒扣的形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推测，金面具可能附
着在青铜等其他材质的人像上，不会是独立使用。

这样的金面具，此前在金沙遗址也有出土。随着三
星堆考古发掘的推进，出土器物与金沙遗址不断“撞脸”，
二者之间的关系引发众多猜想。王巍推测，三星堆与金
沙可能是此消彼长，最终彼此替代，金沙对三星堆文化有
继承也有发展。

青铜器为何多是碎片

神似奥特曼的“青铜小立人”、将头发梳成瓦片的“立
发铜人头像”、组成了三胞胎的“扭头跪坐人像”……三星
堆出土的不少萌态十足的明星青铜器，也在节目中逐一
亮相。

不过，三星堆的大多数青铜器，出土的时候已经是碎
片状态了。例如 2号坑的青铜神树，刚出土时残破不堪，
共计 2479块碎片，毫无完整性可言。中国考古和文物修
复专家经过 10 年不懈努力，终于让神树焕然一新，重现
魅力。

这些青铜器为何呈碎片状？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此
前有人推测，或许是因为战乱的时候来不及携带贵重器
物，于是全部砸碎了掩埋；或许是当时敌对集团的进攻，
用破坏祭祀物品的方式庆祝胜利。

王巍坦言，这是三星堆未解之谜中最大的谜，考古人
需要依据器物埋藏状态的实际情况做出判断。无论是
一、二号坑，还是最新发现的 6 个坑，坑内器物埋藏十分
有规律，大多是按照象牙、玉器、青铜器一层层摆放，看上
去很有计划，这说明青铜器呈碎片状与战乱、逃跑或敌对
集团的破坏等因素无关。 据《华西都市报》曾洁

青铜大立人
手里拿着啥

安阳发现商代
“册”族居葬区
新华社郑州1月5日电（记者 桂娟、袁月明）

“中”字型大墓之上，3座“日”字型院落规整排列；
大墓周围，伴有 4座车马坑和数个陪葬墓；多件
造型精美的青铜器上，刻有“册”字铭文……日
前，商代“册”族居葬合一遗址在河南安阳邵家
棚村被发现，对殷墟宫殿区形成拱卫之势。

经过为期两年的考古发掘，位于殷墟保护区
东南边缘、距殷墟宫殿宗庙遗址 2.4千米处的邵
家棚遗址，被考古学者判定为商代“册”族居住生
活的重要区域。“在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册’族的
记载。这次邵家棚遗址发现的多件青铜器上出
现‘册’字族徽，所以我们认为‘册’族在该区域活
动。”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孔德铭说。

考古人员在此共发现商周时期房基 18处，
墓葬 24座，包括一座“中”字型大墓，车马坑 4座
共计 6辆车，出土一批造型精美的青铜器、玉石
器、骨蚌器、车马器等。

“邵家棚遗址‘中’字型特大墓葬和 4 座车
马坑的发现，在殷墟南区考古中系首次，其中的
遗迹现象也非同寻常。”孔德铭说。

已发掘的 18座商代墓葬中，“中”字型大墓
被盗严重，仅出土少量陶器和车马器等小件器
物。

其余葬墓中，共出土青铜礼器 20余件套，器
型有鼎、觚、爵等，部分有铭文“册”等。此外还
出土了数量丰富的青铜兵器、车马器、玉石器、
骨蚌器等。在遗址中还出土一件青铜觥盖，上
有铭文 12字，非常少见。

4 座商代车马坑中，共出土 6 辆车，伴有殉
人和殉马。车饰、马饰均较为豪华，一车厢内发
现有权杖，有的殉人头戴贝壳串饰的帽子，有的
殉马头上同样有贝壳串饰，并有青铜衬底、黄金
贴面的泡饰挂在马的前额处。

“这在安阳地区的考古中实属罕见，反映出
马车主人非凡的地位和权势。”孔德铭说。

18 处房基则组成 3 座多进式院落，“中”字
型大墓就位于中间院落的下方。

“这 3 座院落均为南北向，平面呈‘日’字
型，布局非常清晰。”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技
术员、邵家棚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现场工作人员
梁宇说。

据介绍，通过解剖和地层观察，这 3座院落
的始建年代为商代晚期，经过多次修复和利用，
废弃年代为周王灭商前后。

“特别是此次发现房基前铺有木板的台阶、
房基内墙的装饰遗存等，都是殷墟考古中第一
次发现。”孔德铭表示，这对于研究商代房屋构
筑方式、建筑材料、布局、内部装饰等具有重要
价值。

种种迹象表明邵家棚遗址规格之高、规模
之大，在此居住的“册”族人拥有怎样的社会地
位？参与何种社会分工？与商代王族有着怎样
的关系？这些问题仍需通过后续研究解答。

“邵家棚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各类遗迹保存
较完整，出土器物多且种类丰富，对于研究殷墟
遗址的范围、布局和殷墟南区商代遗址文化内
涵、文化发展序列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孔德铭
说。

邵家棚商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为配合当地
棚改项目建设，自 2019 年 10 月起至 2021 年 12
月结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
作站与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
队进行。

无人机拍摄的邵家棚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